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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

赵德昊


　　 【内容提要】　国家能力建设是发展中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内

容。主要基于西欧经验的国家建设理论强调国际战争等外部因素对国家

能力的作用，但无法解释缺乏国际战争压力下的国家能力变化。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基本不再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国际竞争压力，

但发展中国家因内部精英冲突导致的政权变迁则时有发生。因而精英竞

争成为理解当代发展中地区国家能力变化的重要视角。在正式制度力量

孱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不仅反映了国家内部

不同族群的权力地位，也体现了两种精英竞争模式。在权力分享情境

下，精英之间的主要竞争模式为庇护政治；在族群排斥情境下，精英之

间的竞争走向公开化和暴力化。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的政治安排通过对

族群精英竞争模式的塑造影响着非洲国家能力的发展。对非洲国家面板

数据的回归分析以及对尼日利亚两个军人政权的比较案例分析，可以验

证权力分享通过对庇护政治的强化削弱了官僚质量，但因对全国统合力

的提升而强化了财税能力；而族群排斥因其带来的备战效应和对政权内

部庇护链条的简化推动了官僚质量提升，但也因此削弱了国家对领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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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控制力，从而降低了国家的财税能力。

【关键词】　权力分享　族群排斥　精英竞争　国家能力　撒哈拉

以南非洲

一　引言

国家能力不足、国家治理失效是撒哈拉以南非洲①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

挑战。在对国家能力建设的研究中，主流研究成果基于西欧的国家建设经验，强

调战争等国际竞争因素对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②。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

际环境基本避免了民族国家被征服、消灭的可能性，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

代，非洲甚至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非自愿的边界变更。③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

展中地区的国家都失去了推动国家能力发展的动力与可能。国际竞争虽然很难再

让精英感受生死存亡的威胁，但政权的覆灭却时常发生。国内政治精英之间的竞

争对执政精英造成的压力并不亚于国际战争。在非洲长期的政治发展中，由于竞

争性制度的长期缺位和失效，非制度化竞争一直是精英竞争的主要形式，这种非

制度化的精英竞争仍然塑造着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

在非洲，任意两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是６６％，世界平均为３６％，非洲的

族群多样性要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④ 而且非洲国家通常缺乏统合全国的官

僚机器或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在政治集权程度较低、公共物品供给能力较弱

的国家，如果其公民社会还十分弱小，那么政治联盟和政治认同往往会根据族

群界限来形成。⑤ 非洲族群政治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人口、政治、历史和社会

根基。历史上，殖民者往往依靠族群精英进行间接统治从而最小化统治成本，

族群精英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族群政治传统也在独立后传承了下来。在国家公共

服务能力疲软、传统治理结构深刻影响着日常政治经济生活的情况下，广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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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族群界别息息相关。在非洲政治发展中，族群政治影响着

制度设计、政策制定、选举结果和资源分配等重大政治事项。作为族群的主要

代表和相关权力的行使人，族群精英之间的互动也必然在非洲国家建设的进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检验非洲国家族群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一

个包含非洲国家族群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能力相关数据的面板，并基于精英竞争理

论，构建了从权力分享、族群排斥的族群政治安排到非洲国家能力变化的解释链

条。这一结论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非洲族群政治与现代国家构

建的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也表明了同一现象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可能具有完全

相反的效用。

下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精英竞争与非洲国家能力发展的相关

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第二部分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笔者解释权力分享、族

群排斥和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模

型，第四部分是分析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在定量结果基础上的比较案例分析，

最后是研究结论和进一步展望。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本文致力于探讨精英竞争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的影响。在对发展中地区国家

能力变化的研究中，精英竞争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这类研究关注国内行

动者的战略互动对国家能力的塑造作用。根据其所关注的行动者类型可以将这类

研究分为三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主要关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竞争，

第二条路径主要关注选举制度下的精英竞争，第三条路径主要关注政治精英的非

制度化竞争。这三种研究路径在不同的逻辑上对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剖析。

（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竞争与国家能力

关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竞争关系的学者，往往从行动者利益最大化的

逻辑出发解释精英竞争的行为，并通过精英的权力结构预测精英的互动模式，从

而分析其对国家能力的塑造作用。有学者根据对秘鲁的研究发现，该国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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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国家能力，但这种努力被非国家行动者能力的增长所抵消

了①。即便在军事—财政解释路径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早期现代国家形成领域，也

有学者发现，只有在净债权者 （ｎｅｔ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掌权的国家，战争才能促进现代

财税体制的构建，因为这符合净债权者的利益。而在净债务者掌权的国家，如波

兰，即便面临国家覆灭的前景，统治者依然不愿推行现代财税体制。② 加费亚斯

（ＦＧａｒｆｉａｓ）通过对后革命时代墨西哥的研究发现，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经济精

英担心国家能力的发展会增加自己财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阻碍政治精英对国家

能力的强化。③ 而 “大萧条”对经济精英的削弱则马上表现为土地改革的推进和

地方上政府官员数量的增加。他还认为这种土地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在缺乏诸如大萧条这样的外生冲击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ｃｋ）

的情况下，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精英总是倾向于限制政治精英对国家能力的强

化。这类研究共同关注了政治精英发展国家能力、提升政府权威的努力与经济精

英最小化国家汲取份额间的冲突。学者们往往利用深入的案例来挖掘精英竞争与

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精英之间的权力结构来观测精英

的互动模式与战略选择。但这类研究一般认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互动能

否促进国家能力的发展，关键要看其所处的情境，而且他们对精英竞争的形式与

影响的分析往往也是高度情境化的，这就很难形成一般性的理论。此外，这类研

究往往将政治精英抽象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样性，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二）基于选举制度的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

选举制度通过设立一种制度化的竞争手段，鼓励政治精英通过选举获得民众

支持赢得政权。许多学者也确实探讨了选举制度作为一种鼓励竞争的制度安排，

对国家能力有何影响。王海骁和徐轶青 （Ｗａｎｇ＆Ｘｕ）利用１７４个国家１９６０—

２００９年间的数据，系统检验了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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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所以还将国家能力分解为汲取、行政和强制能力，最终

都验证了选举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正向的关系①。贝拉门迪等 （Ｂｅｒａｍｅｎｄｉｅｔ

ａｌ）则更为直接地采用政体指数中 （ＰｏｌｉｔｙＩＶ）关于政治竞争的指标，来检验

其与国家财税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１８７１—２０１０年３１个国家的数据，他们

发现政治竞争对财税能力的发展有正向作用②。斯莱特 （Ｓｌａｔｅｒ）则通过案例分

析的方式提出，选举制度能促进大众性政党的出现、强化国家对边缘群体的控制

和对地方权威的干预，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基础性能力的构建③。这类研究总体上

认为选举政治有利于国家能力的构建。但是在非洲情境下，政治竞争往往并不发

生在选举中，甚至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选举政治。如果以民

主程度作为政治竞争的测量，不举行选举的国家可能被认为政治竞争程度很低，

但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竞争仍然有可能通过非制度化的形式展开。

（三）政治精英之间的非制度化竞争与国家能力

由于和国际战争的相似性，学界对政治精英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讨论多以内

战为焦点。围绕内战与国家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

研究结论。有一派学者认为，内战不仅源于弱国家，其爆发对国家构建也主要起

解构作用。④ 由于族群战争的烈度和对国家存亡的威胁仍然难和国家间战争相

比，因此其很难像国际战争那样推动统治精英对国家能力的构建。因此，赫伯斯

特 （Ｈｅｒｂｓｔ）提出，内战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国家进一步的解体，并在国家内部不

同阵营的人民间产生相当大的敌意⑤。在脆弱国家指数中，族群冲突的爆发也是

代表国家失败的四类事件之一⑥。

还有一派学者认为，内战和国际战争一样推进了国家能力的发展。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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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ｅｓ）通过税收占ＧＤＰ比重来测量国家能力，并用当年度该国是否爆发族群

战争作为自变量。基于１９７５—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的数据，他发现族群冲突起到了

和国际竞争相类似的国家构建效果。① 基桑加尼 （Ｋｉｓａｎｇａｎｉ）和皮克林 （Ｐｉｃｋｅｒ

ｉｎｇ）更进一步，他们不仅使用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这一指标从总体上测量国家能

力，还分别运用直接税和非税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来测量国家渗透能力和国家自主

性。基于１９７２—２００２年７２个后殖民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族群冲突虽然与整

体上的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自主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渗透能力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② 卢凌宇则使用了相对政治汲取能力的指标③来测量国家能力，这

一指标将国家的实际税收与根据其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得出的预期税收作

比，通过这个比值来表现国家的汲取能力，从而较好地规避了资源禀赋和国家意

愿的影响。采用这个较新的指标，他利用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据

验证了族群冲突与国家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④ 但其体现族群竞争的变量仍然

依照是否存在族群战争来测量。

关注政治精英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首先，这

些研究都是在国家财政能力的维度上操作化国家能力。实际上，国家能力本身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中包括不同维度，精英竞争对其中各个维度的作用可能

是不同的。其次，精英竞争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是否存在族

群战争测量族群精英的竞争。但族群战争可能只是族群竞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仅

仅关注族群战争，那么可能会忽视了非洲族群间更为丰富的、日常化的精英互动

行为。而且是否存在族群战争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完全无法体现战争烈度的影响。

烈度较低的，甚至游击化、常态化的族群冲突，与高烈度的内战对国家构建的影

响程度、甚至作用方向可能都大不相同。

从前人的研究出发，本文一方面尝试对族群精英竞争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描

述和测量，另一方面还将从多重维度对国家能力进行测量，从而梳理出族群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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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多重关系。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

族群是影响非洲政治的关键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实行选举政治的非洲

国家中存在明显的同族投票偏好①。统治精英倾向于对同族民众多征②，因为同

族民众对自己的政治支持更为稳固。族群政治与庇护政治也几乎是共生现象。在

提供公共产品时，政治精英更乐于向同族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族民众也在政治

上相对更支持本族精英。③ 很多非洲国家为了保证政权稳定，在军队军官的任命

和提拔上都有明晰的族群偏好。④ 族群精英竞争不仅是族群政治的主要内容，更

是非洲政治精英竞争的核心部分。在非洲政治中，不论是政党竞争、军事政变还

是内战，这些精英竞争模式背后总有族群矛盾作为其根源。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

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国家政权的竞争⑤。

虽然族群政治在对非洲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族群

数量越多族群问题就越严重、越重要，也并不是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影响国家构建

和政治发展。在仅仅有三个族群的卢旺达，其中的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仍然爆发

了举世震惊的卢旺达大屠杀；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全国有２５０多个族

群，但政治竞争主要围绕着富拉尼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展开。因此，关键要看

政治相关族群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如果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行

动者声称代表该群体的利益，或者该族群在公共领域中受到系统性的差别对待，

那么该族群就是政治相关族群。⑥

传统上学界总是根据族群多样性、族群历史冲突等数据分析族群间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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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数据很难反映族群间结构性、政治性的权力关系。塞德曼等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将族群权力关系概括为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① 这一分类简洁、全面地概括

了不同族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在族群政治研究中也很快得到了广

泛应用。权力分享指的是两组以上的精英团体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统治联盟中，其

中每一方都同意从对国家的控制中分配收益，并且限制彼此间通过暴力来获得更

大权力份额的行为。② 对特定族群的排斥指的是将特定族群的精英完全排除出政

府、军队等要害部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非洲部分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

少数政权。被排斥的族群包括在中央政府中无权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被歧视以及具有

地方自主性等几种亚类型。③ 当然，一个国家也可能对一些族群进行权力分享，

而对另一些族群实行族群排斥。比如在乔莫·肯雅塔执政的肯尼亚，以基库尤人

为主的族群权力分享联盟掌握着政权，卢奥人和索马里人则受到排斥。在莫伊上

台后，肯尼亚的权力核心又转变为以卡伦津人为主导的权力分享联盟，过去占主

导地位的基库尤精英则被逐出核心权力圈。根据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的发生状

况，我们可以将非洲国家的族群权力结构分为三类，即不存在族群排斥和权力分

享、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和仅存在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在图１中，横

坐标分别标示了这三类族群权力结构状况，在以国家—年份为基本统计单位的情

况下，纵坐标分别对应着这三类族群权力结构的发生频次。④ 根据图１可知，在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以国家—年份为基本统计单位，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存在权力分

享或族群排斥的现象。

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这两种族群权力结构的背后是两种精英竞争的模式。权

力分享的基本逻辑是 “如果所有主要的冲突方都被吸纳到同一套政治体系中，

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中发展其利益”。⑤ 但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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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１９８０年的肯尼亚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那么则在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
族群排斥处计为１次，如果１９８１年的肯尼亚转变为仅存在权力分享，那么则在存在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
处计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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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数据库。

力分享还要面临承诺难题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的考验，即如何确保参与权力

分享的一方不滥用国家权力来牺牲其他参与方的利益以发展自己的利益。① 在政

治制度化水平低的地方，由于权力分享的主体之间无法作出停止斗争的可信承

诺，这意味着在权力分享的安排下，精英竞争不会限制于制度化的轨道。非洲国

家的政治制度往往来自对西方国家的照搬，其制度化水平较低，因此，学者们往

往用庇护政治来描述非洲的实际政治运转状况。② 在权力分享的族群权力结构

中，族群精英倾向于使用庇护政治的手段凝聚本派系力量，并在正式制度下开展

更为隐蔽和日常化的精英竞争。在庇护政治竞争模式下，统治精英由于可供分配

的国家资源更多，从而在竞争中拥有了比较优势。此时投入国家能力建设，反而

会提高反对派通过承诺公共物品提供而获得支持的回报。③ 因此，在庇护政治模

式下，不大规模投入国家能力建设是对全体统治精英有利的选项。此外，考虑到

每一个分享权力的族群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和组织作为代表，不论族群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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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大小，一旦参与了权力分享，族群精英都希望尽可能地安排 “自己人”掌

握政治权力，并尽量推动有利于本族民众的政治议程且避免不利于本族和其自身

政治权力维持的决策。不同部门的政治精英很可能在日常的政治运转中相互掣

肘，因此，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目越多，国内政治的庇护链条就越复杂，对国

家能力建设的影响就越大。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享族群的数量越

多，国家官僚的质量会越差。

相比于权力分享，族群排斥总被认为是内战的关键前奏①。族群排斥的发生

说明精英竞争走向公开化、暴力化。因此族群排斥很可能增加了国家发生内战的

预期，反映了统治精英对于内战风险感知的上升。目前对族群排斥的研究主要关

注其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没有探讨其对国家能力的作用。但已经有研究发现统治

精英对内战风险的感知能够加强统治精英的凝聚力并且把加强国家能力当作抵御

威胁、保护自身利益的选项。我们也要看到，对不同族群的排斥所产生的内战风

险是不一样的。对较小族群的政治排斥可能不足以让统治精英居安思危，但对人

口较多族群的政治排斥可能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族群人口多也意味着更强

大的动员潜力。族群精英可以从庞大的人口中汲取人力和财政资源投入与中央政

府的抗衡中。人口不仅增加了少数族群选择对抗策略的可能性，更增加了其合法

性。中央政府所能代表的国民越少其合法性就越低。因此，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可

能是影响统治精英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已经有相关研究从人口这个角度出发，

验证了被排斥族群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和内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② 被排

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越大，统治精英所感受到的内战风险就会更高，统治

精英更有可能因此而团结一致并推动国家能力建设，通过强化国家的行政能力来

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族群排斥不仅增加了内战风险，还改变了中央政府权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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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格局。在庇护政治模式下，对国家能力的强化往往意味着建设更加有力的

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对中央集权的强化，但这往往会遭到地方权力精英的阻碍，因

此并不符合统治精英的利益。在权力中心清除了足够多的反对者后，强化国家能

力建设既符合执政精英自身的利益，也能让统治精英更有动力执行强化行政能力

和中央集权的决策来推动国家能力建设。因此，在极端情况下，某一族群独占政

治权力的政权要比所有族群都参与权力分享的政权更容易推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基于族群排斥所带来的内战风险和对中央政府庇护链条的简化，我们提出了

假设２：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越大，国家官

僚质量会越高。

国家税收能力体现了国家对其社会的渗透程度，以及中央政府对其领土的实

际控制状况，因而也是最常用来体现国家能力的变量。由于非洲国家普遍难以通

过正式制度统合全国，庇护政治不仅是中央层面精英竞争的主要模式，纵向的庇

护链条更是政府统合全国的绳索。在中央层面排斥特定族群的政治精英虽然简化

了中央政府庇护政治的格局，却也割断了控制族群聚居区的庇护链条。没有当地

族群精英的配合，很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该族群聚居区域的控制力下降。尽管

官僚质量的改善与税收能力的强化直接相关，地域和人口失控带来的损失可能会

抵消乃至超过因内战风险和官僚质量改善对财税能力的提升。在正式制度统合国

家能力弱的情况下，权力分享的族群权力结构虽然增加了政治运行的成本，但有

利于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政治统合，相比于族群排斥能更好地保障国家财税体制的

正常运作。由此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总全国人口比重越大，国

家财税能力会更弱。

假设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享族群的数量越多，国家财税能

力会更强。

四　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因变量的数据可得性，

以国家财税能力和总体上的国家能力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年；以官僚质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时间跨度为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每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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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基本单位为国家—年份。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四个假设主要考察的因变量是官僚质量和国家财税能力，这两个指标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都可用于对国家能力的测量。前者是基于专家打分的主观数

据，后者是基于经济社会指标的客观数据。这两种对国家能力的测量的内在逻辑

既具有一致性，又因其核心内容和测量方式的差别而呈现了国家能力的不同维

度。通过对国家能力的多重度量，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族群精英竞争对国家

能力的影响。变量选择标准和取值规则如下。

（１）国家财税能力

有学者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指标能够像税收占ＧＤＰ比重这样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经验上都能深刻捕捉到国家能力的总体水平”。① 征税行为体现了国家

对社会的控制和官僚部门的行政能力，税收也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物

质支持。将国家能力操作化为国家汲取税收的能力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但

国家征税意愿可能会受到本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库格勒等

人开发的 “相对政治能力”②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ＲＰＣ）数据库中 “相对

政治汲取”（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这一指标。该指标在计算国家税收能力

时，考虑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禀赋，并由此形成一个国家预期税

收，再将国家的实际税收和计算出来的预期税收作比形成对国家财税能力的度

量。这一指标因排除了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对财税能力的影响因而一经

提出就被广泛使用。考虑非洲国家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在其经济结

构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农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非洲国家国民的主要职业，

因此我们采用了在数据计算时考虑了农业产值的指标③ （ｒｐｅ＿ａｇｒｉ）作为非洲国

家财税能力的度量。以该指标为因变量的模型能够覆盖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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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官僚质量

除了国家财税能力外，也有很多学者采用国际风险指南 （ＩＣＲＧ）数据库中

的政府质量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Ｑｕａｌｉｔｙ）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家能力。该数据集主要通

过对专家的调查问卷进行收集，属于主观数据。这一指标用一个０—４的量来测

量官僚体系的制度能力、质量和专业程度。① 虽然已经有研究验证了官僚质量和

国家财税能力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国家财税能力还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在空间上的

控制和渗透程度，而官僚质量的指标更关注国家官僚体系本身。因此我们把官僚

质量作为与财税能力相区别的国家能力维度。将官僚质量与财税能力配合使用，

也是被一些学者所提倡的做法，有利于对国家能力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估计②。

但是这一项统计量在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只有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时间跨

度为２５年。此外，根据惯例，该指标也没有纳入非洲一些领土和人口规模过小

的国家。

（二）自变量

在核心自变量的使用上我们主要利用了 “族群权力关系”（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Ｒ）数据库。③ 该数据库系统地收集整理了１９６０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

相关族群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是目前关于族群关系最为权威、新颖和全面的数

据库。该数据库界定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的逻辑是，如果族群精英能够成为国家

的总统或进入国家的内阁，占有高级行政职位或者成为军队的高层，那么就认为

该族群是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如果一个政治相关族群的所有族群精英没有获得

任何上述位置，那么该族群就是在政治上被排斥的族群。

（１）权力分享

对权力分享的测量主要依据ＥＰＲ数据库中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量这一指标

来测量。我们认为在权力分享模式下，精英竞争的主要模式是庇护政治。不论族群

大小，每一个占有高级职位的族群精英都可能形成一个庇护链条。在较为极端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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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不足人口３％的美裔利比里亚人长期控制着全国的政治。因此，参与权力分

享的族群数量比权力分享族群的人口指标更能反映出非洲国家庇护政治的复杂性。

（２）族群排斥

在族群排斥的测量上，学界基本上都在使用 ＥＰＲ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这一

变量也是本研究中的核心自变量。当一个族群在权力核心层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

时，该数据库就将这一族群界定为被排斥族群。通过对被排斥族群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被排斥族群政治精英相对于执政精英的政治经济实力，

并由此体现出族群排斥所带来的内战风险。

（三）控制变量

为了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净效应，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要在模型中纳入那些在理论上与国家能力相关的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除了在一般意义上影响国家能力的人口、经济规模、政体等因素外，本

文在模型中还纳入了年度经济增长率用来表现国家经济发展态势，用距上一次战

争的时间即和平时间、近五年内是否发生过非常规性的政权变迁 （如军事政变）

来表现国家的政治稳定态势。在经济增速较高、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统治者可

能更有动力执行低贴现率的发展型政策，因而可能更有利于国家能力的培育。在

非洲，有很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国际援助。有大量研究发现，对这

种非税收入的依赖往往会降低政府对于财税体制的建设并削弱政府有效回应社会

需求的动力，最终损害国家能力的建设①，因此，本文也将对石油资源的出口和

年度国际援助的接受纳入模型之中。最后，根据军事—财政理论，国际竞争压力

对国家能力发展可能有推动作用，尽管非洲实际发生的国家间战争较少，但有学

者强调了对本国产生安全压力的国际对手可能会产生和国家间战争类似的国家建

构作用②，因此，模型中也纳入了能够反映国际竞争压力的国际对手这一二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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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为控制变量。参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家财税能力 １５９２ １０９９ ０５００ ００７２０ ３４７３

官僚质量 ８２８ １３３８ ０９７６ ０ ４

权力分享 １５９０ ２５５９ ２０６８ ０ ８

族群排斥 １５９０ ０２３１ ０３０１ ０ ０９８０

国际援助 （自然对数） １５２６ ３３２０ １０１８ ０ ５９９９

人均ＧＤＰ（自然对数） １６０３ ７２４２ ０７７５ ５８０７ １０４２

经济增长 １５９７ ０７７６ ６９３２ －４２１９ ６１４６

人口规模 （自然对数） １６０７ １５６９１ １１７１ １３０３ １８８８

石油出口 １６０７ ０４８７ ２０５４ ０ １７８５

政体 １６２３ －２５１７ ５６７６ －１０ ９

非常规政权变迁 １５９２ ０２０５ ０４０４ ０ １

和平时间 １６０７ ２１００５ １５１８５ ０ ６４

国际对手 １５２６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 １

（四）模型设定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典型的面板数据。针对面板数据的主流分析模型

为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模型选择的 Ｆ检验和豪

斯曼检验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的分析方式。固定效应模型也被认为

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这一模型可以控制国家不随时间改变

的个体特征，① 例如，国家的领土规模、地形、殖民历史等因素。因此在控制

变量的选择时并没有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中。为了解决回归分析常见的异方

差、组内序列相关等问题，所有模型都采用了根据国家聚类的稳健标准误。时

间本身也是影响复杂政治、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时间因素里涵盖了复杂的时

代背景因素，诸如冷战、经济危机等时代性因素都会对国家能力造成影响。因

此所有模型都固定了时间效应，控制了时间性因素的作用，最终形成双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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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模型。

五　实证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２、表３。表２的因变量为官僚质
量，该指标只有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并且剔除了非洲人口规模和领土规模较

小的国家，覆盖３２个非洲国家的数据。表３的因变量为财税能力，涵盖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年４１个非洲国家的数据。总体而言，以下８个模型，基本验证了我们的研

究假设。

　表２ 以官僚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族群排斥
０６２７ ０７２９

（０２９５） （０２８８）

权力分享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５６２）

人均ＧＤＰ
１２１３ １２３４ １２７８ １２８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９） （０３２７）

人口规模
２７６９ ２７４６ ２７８５ ２９７５

（０８７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０７） （１０１６）

政体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４）

石油出口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０５）

外国援助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７２４）

国际对手
－０１９４ －０２５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３）

经济增长
－０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７２８ －０００６１９ －０００７３２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３０） （０００３３１）

非常规政体变迁
－０３０３ －０５０１ －０３２８ －０４９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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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和平时间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７４２） （０００８０２） （０００７２８） （０００７６２）

常数项
－５０９３ －５０７２ －５１２１ －５４１８

（１４６７） （１６３２） （１５０４） （１６９０）

观测值 ７６５ ６９６ ７６５ ６９６

Ｒ的平方 ０４１０ ０４４３ ０４１５ ０４３９

国家数量 ３２ ３０ ３２ ３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准误依据国家聚类；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表２主要呈现了以官僚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１为包含全样本与控

制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政治相关族群为０可能意味着该国族群政治并

不显著，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可能并不重要，为了避免这类国家的数据对回归结

果可能造成的扭曲，我们又在模型２中去掉了政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通过

模型１和模型２可知，族群排斥的程度越高，国家的官僚质量越高。这也与我们

的假设２相符。族群排斥意味着不同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走向公开化，并随时有

激化的可能。这一形势会给统治精英内部带来一定的备战压力，迫使其改善官僚

质量以应对可能的内战风险；而将对立精英清除出体制内部则减少了庇护政治格

局的复杂程度，也让统治精英更有可能放开手脚强化官僚体系的建设。因而族群

排斥可能强化统治精英改善官僚体系的动机与能力。模型３和模型４的结果显

示，中央政府中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量越多，国家的官僚质量越差。这一结果

验证了假设１。这也与前两个模型的结论相互呼应。权力分享让国内政治的庇护

链条变得更加复杂，通过政治庇护来获得政治支持，并利用政治支持攫取更多的

国家资源成了权力分享模式下精英之间互动竞争的主要模式。国家各层级官僚的

任命和行事更有可能基于特定族群的利益而不是基于全国的利益。参与权力分享

的族群数目越多，这一趋势可能就越复杂，因而会对国家官僚体系的建设产生负

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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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以财税能力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族群排斥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５ — —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８） — —

权力分享
— —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８９９

— —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４２９）

人均ＧＤＰ
０３５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２ ０２５８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６）

人口规模
－０４０３ －０２４０ －０４７９ －０４０８

（０４０９） （０４８３） （０４１８） （０４８４）

政体
０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３３３

（０００６８４） （０００８８３） （０００７５５） （０００８８１）

石油出口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６４７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８４）

外国援助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９２）

国际对手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９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６９８）

经济增长
００００３９１ ００００５４８ ００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５６）

非常规政权变迁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４８７）

和平时间
－０００７１１ －０００８４７ －０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４８４） （０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４７２）

常数项
４８３４ ２９０２ ６０９３ ５３７６

（６１２４） （７２５０） （６２５５） （７２８４）

观测值 １，４７３ １，２９４ １，４７３ １，２９４

Ｒ的平方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８

国家数量 ４０ ３６ ４０ ３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准误依据国家聚类；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表３呈现了以财税能力为因变量的回归的结果。与表２的逻辑类似，为了保

证结果的稳健性，在这四个模型中，模型５和模型７为包含全本样本与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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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６和模型８则去掉了政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模

型５和模型６的结果显示，族群排斥与国家财税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

与我们的假设３相符，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比

重越高，国家财税能力越差。这一结果证实了，非洲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实行族群

排斥策略后，难以再通过正式制度实际控制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和其聚居地域，国

家财税汲取能力有所下降。虽然排斥其他族群所带来的内战风险让执政精英有动

机强化汲取能力来应对可能的安全风险，但这种强化措施并不能抵消领土与人口

控制下降带来的损失。模型７和模型８展示了权力分享对于国家财税能力的作

用。虽然在模型７中这一相关关系在全样本模型中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其

ｐ值已经相当接近临界值０１了。而在模型８中，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分享与国家

财税能力呈现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模型７，模型８的样本排除了政

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仅仅就族群政治影响政治生活的国家而言，通过权力

分享，国家对人口和地域的控制力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也直接表现为国家

财税能力的强化。

六　案例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回归分析虽然可以揭示出变量间的基本关系，但难以阐明这种

关系何以发生的具体机制。为了进一步阐明族群权力结构是如何通过改变族群精英

竞争模式而影响国家能力的，从而佐证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将对尼日利亚的戈翁

政权 （１９６７—１９７５年）和巴班吉达政权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尼日利亚是分析族群问题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影响的理想案例。尼日利亚是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有多达２５０个族群，其中的三大主体族群豪萨—富拉

尼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分别聚居在国家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在宗教上，尼日

利亚还出现了北部以伊斯兰教为主流、南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明显区隔。此外，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发展史几乎是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独立后，尼日利

亚的政治体制多次转换，政变和内战频繁，经济上依赖石油出口和对外援助、债

务问题也十分严重。族群之间的互动又是解释这些政治经济现象的关键一环。

在尼日利亚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戈翁政权与巴班吉达政权是执政时间较

长、对后续政治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届军人政权。在政治上，戈翁政权和巴班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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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政权都属于军人执政的军政府。但戈翁政权总体上属于多族群权力分享的政

权，尤其是在内战之后。而巴班吉达政权总体上属于北方穆斯林垄断核心权力的

政权。在经济上，戈翁政权正值世界石油价格高涨时期，尼日利亚财政状况较

好，经济总体增速较快，而巴班吉达政权正值石油价格处低位时期，国家财政状

况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态势起伏也较大。通过尼日利亚这两段历史时期的比较有

利于我们控制变量并排除竞争性解释。

戈翁的上台源于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终结。在尼日利亚刚刚赢得独立的第

一共和国时期，国家被分为北、东、西三个大区。三区政府和议会分别被三个主

要族群及其代表性政党所控制，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权力相当有限。这种政治安排

助长了族群—区域冲突、不平等、不安全和分离主义①。１９６６年１月，来自东区

伊博的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同年７月又发生了针对伊博族的反政变。正是

这次政变导致以戈翁为首的军人集团上台执政，同时全国也发生了针对伊博族人

的暴乱。到了１９６７年第二季度，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军政府领导人决定将

联邦重建为１２个州。这一措施大大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② 但这并不足以阻

止内战的爆发。伊博族领导人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宣布成立比夫拉共和国，这直接

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虽然内战以政府军获胜告终，但三年惨烈的内战至少导致

１００万人丧生。③ 废区立州是戈翁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而这一成就能够得以落

实主要是由于内战风险的刺激。内战后一些巩固联邦政府权力的措施也都源于内

战和第一共和国覆灭的深刻教训。如果说战前的戈翁政权是对伊博人族群排斥的

政权，基于战后的民族和解原则以及戈翁本人不仅来自少数民族而且是出身北方

的基督徒，戈翁军政府战后具有明显的族群权力分享性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由于石油经济的繁荣，以及联邦政府与东部产油区族群的相对和平，尼日利

亚政府税收占ＧＤＰ比重在大多数年份都能达到２０％以上甚至接近３０％，以当时

的非洲标准来看已经相当不易。④ 但政府能力低下、腐败的顽疾却在族群权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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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石油经济繁荣的情景下愈演愈烈了，更为关键性的改革也难以推进。戈翁政

府试图建立民族意识的努力就遭到北方 “卡杜纳集团”（ＫａｄｕｎａＭａｆｉａ）的抗拒。

卡杜纳集团是一个与军方有关联的北方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惧怕任何可能增强南

方实力的变动①。两个五年计划所规划的工厂沦为了族群精英的恩庇来源。国有

工厂和其他公司成为政治精英操纵政治优势的舞台，任命忠诚于他们的支持者到

董事会当中，并雇用来自同一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成员②。各级政府更是成了

族群精英利用公共资源壮大个人影响的主要渠道。联邦和地区政府的规模膨胀到

远远超出实际管理需要的程度。③ 在这一阶段，尼日利亚享受着相对平稳的族群

关系和繁荣的石油经济，族群精英主要通过大肆侵吞公共资源积累个人财富和影

响力方式展开竞争，这也伤害了尼日利亚政府在战后限制腐败、改善官僚质量的

能力。戈翁本人也因为试图推行伤害北方利益的政治改革而被北方军官赶下台。

巴班吉达的上台则源于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军政府于１９７９年将政

权移交给文官，尼日利亚由此进入了第二共和国阶段。为了避免重蹈第一共和国

的覆辙，第二共和国在宪法上禁止成立以地区、宗教或部族为基础的政党。由此

产生的第二共和国的执政团队也较多地体现出多族群权力分享的特点。这一带有

权力分享特点的文官政府在执政上极为腐败与无能。有学者指出：“并不是部族

问题而是领导者的无能葬送了第二共和国。”④ 灾难性的执政表现和混乱的大选

让尼日利亚军队于１９８３年再一次接管了政权。许多尼日利亚人逐渐感到，这个

新的军政府已经完全被北方人控制。⑤ 巴班吉达于１９８５年通过政变的方式成为

军政府的领导人物。虽然这一时期的军人政权在政府内任命了一些卢奥族和约鲁

巴族的官员，但军队的核心权力层仍然由北方精英所主导。尼日利亚虽然是穆斯

林和基督徒各占一半的国家，但在巴班吉达执政时期，尼日利亚加入了伊斯兰会

议组织。这体现了北方穆斯林精英在尼日利亚的主导地位。在权力核心对约鲁巴

和卢奥精英的排斥意味着国家对全国统合能力的下降。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尼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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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政府税收占ＧＤＰ比重常年超不过１０％，其中１９８８年的国家税收甚至仅占ＧＤＰ

的２５％。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内战的可怕景象和当前恶劣的经济状况让军政府不敢

放松对政权安全的建设和对政府控制的强化。巴班吉达时期，军政府对国家的安

全部门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原国家安全组织一分为三，形成了专注国内安全的国

家安全局、专注于国外情报的国家情报局和专注于军事情报的国防情报局。这体

现了族群精英竞争在较为激烈的阶段给统治者带来的内战压力。１９９１年南方军

官的军事政变也佐证了这一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在族群排斥的权力结构下，政府

内部庇护链条相对简化，政府更有能力推进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作为具有过渡

性质和矫正性质的军政府，军政府一直承诺将在条件成熟后还政于民选的文官政

府，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布置。为了总结尼日利亚过去制度失败的经验教训，

巴班吉达成立了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尼日利亚１９８６政治局”（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１９８６），其咨询成果为军政府的改革与还政于文官政府的路线提供

了一定的指导。在执政过程中，巴班吉达为筹建中的第三共和国设计了一套宪

法，组织了两个主要进行选举竞争的政党，并在大选前率先实现了各州的选举。

为了强化联邦体制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巴班吉达还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１年两次扩

充州的数目，在联邦框架下划分了３１个州级行政单位。在经济上，巴班吉达政

府积极推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包括货币贬值、私有

化等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巴班吉达统治时期，在４分制的政府质量评价体系

中，尼日利亚政府质量得分达到了２分，而１９８４—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政府质量的

平均得分仅为１３分②。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段尼日利亚的国族建设并没有得

到有效推进，族群矛盾只不过被暴力暂时压制了。在１９９３年还政于民的大选中，

约鲁巴人阿比奥拉的胜利让北方军人政府作出了不承认大选结果的激进举动，尼

日利亚再一次进入混乱之中，之前有限的改革成果几乎全部丧失。

通过尼日利亚的政治发展经历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族群权力结构下，由于精

英竞争模式的改变，国家的财税能力和官僚质量由之发生了变化。具有权力分享

特点的戈翁政权在财税能力上表现得更好，但在政府质量上更差，有限的改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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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也主要集中在对伊博人的族群排斥时期。而具有族群排斥特点的巴班吉达政权

虽然在国家财税能力上较差，但更能放开手脚推动各类改革，因而在官僚质量上

反而有所改善。如果从竞争性解释来看，处在经济繁荣阶段的戈翁政权在政治改

革上本来应该能调集更多资源并具有更大的容错空间，但实际上推动大量政治行

政体制改革的反而是处在经济下行期的巴班吉达时期。尽管巴班吉达时期石油价

格走低，但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仍然倚重石油出口，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随石油

价格的走低而萎缩，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结构性暴跌反映了国家财税能力的

衰弱。此外，在尼日利亚的案例中，正式制度也没有对国家能力的变化产生明显

的作用。因为戈翁政权和巴班吉达政权都属于权力较为集中的军人政权，但他们

在国家能力不同方面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别。尼日利亚的案例也解释了，在正式制

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财税能力和官僚质量的发展结果都难以长久，政治体制的不

稳定往往会让前期成果付诸东流。

七　结论与讨论

精英竞争是解释发展中国家能力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吸收前人关于族群

冲突和国家能力发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精英竞争的指涉范围，

并从国家能力的多重维度出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境下检验了精英竞争与国

家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的实证数据分析和对尼日利

亚两个军政府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在族群权力分享的情况下，精英竞争

的主要模式是庇护政治，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越多，国家的官僚质量可能会越

差，但对国家整体统合力的强化可能会带来国家财税能力的提升；在族群排斥的

情况下，精英竞争走向公开化、暴力化，国家面临强大的内战风险，基于备战效

应，国家的官僚质量可能会越强，但是由于族群排斥导致正式制度弱小的国家无

力控制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和聚居区域，所以国家财税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

本文基于精英竞争的视角，进一步完善了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发展变迁

的讨论。否定了精英竞争对国家能力的线性关系，强调不同类型的精英竞争对不

同类型的国家能力可能有不同作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对国家财税能力和官僚

质量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通过这一结论，本文也揭示了国家能力内部不同维度

的复杂关系。同一现象对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可能会产生不同作用。仅仅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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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度的国家能力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全面的。

正如关注冲突与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学者并不是在鼓励国际和国内冲突一

样，本文并不是主张非洲国家采取严厉、排斥性的族群政策，而是对实施相应族

群政策的国家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发展预期。族群排斥不一定是国家崩溃的前兆，

也有可能激发统治精英强化国家能力建设的动力。此外，在非洲国家广泛存在权

力分享和族群排斥这一现象的情况下，客观认识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本身就是一

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但我们也能看到，不论是权力分享还是族群排斥，其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的

影响都各有利弊。已经有研究证明，之前被西方学者寄予厚望的族群权力分享只

能维持短期的、表面的稳定，① 我们又进一步挖掘出其对国家能力的腐化作用。

而族群排斥则从来都是内战的重要诱因。可见，想要推动非洲国家迈入政治发展

的快车道，关键还是要依靠打破庇护政治—族群冲突的恶性循环，根本追求还是

要建立强有力的正式制度。只有强化制度对精英专断性权力的约束、强化国家认

同来弥合族群分裂造成的政治困难，非洲大陆才能更好地迎来发展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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